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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川豆：呵呵，終於到洪水學時刻了。您認為桂枝具體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前景？

劉仲敬：實際上這是個機會視窗的問題，正因為以後機會不如現在，所以現在是當務之急。所以你看有一些事情表面上是進攻性的，實際上是防禦性的。防禦性的主要原因就是現在做不好，然後又下不了決心說不做。蔣介石為什麼在1937年非打不可，就是因為再過十年滿洲國就站穩了，所以儘管我現在沒有準備好，但是我寧可拖你下水，跟你一起死……這個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情理之中。但是蔣介石這人就是不理性的，最開始東北抗爭，最後要東北打內戰，理由都是這樣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其沒有東北，我在南方當小朝廷大王，不如沒有東北我們大家一起死，這個邏輯是很有可能發生作用的。因為現在跟蔣介石不一樣，你要拖下去的話情況可能會更不妙。而且TG看Tai灣的感覺就國民黨看東北的感覺差不多。這個不僅僅是地方問題，還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我剛才說的漏了一點，對蔣介石來說，如果我們審時度勢不打了，那北洋政府當時不是這麼做的嗎。一天到晚說他們賣國，結果我上來還用它的邏輯繼續賣，那我還不如北洋政府，根據這個邏輯就非打不可了。因為他上臺的邏輯就是別人都是不如它維護民族國家的，只有它維護，他把自己弄上臺就退不下來了。現在Tai灣問題也是這樣，現在不打以後機會越來越糟，但是這樣一來，革命敘事、大國崛起中華復興的邏輯整個破產，為了不讓這個邏輯破產，那這就是個機會視窗，就是說其他國家還沒有武裝好，而你的武裝還沒有衰退下去這個窗戶打開了。這跟德國之前一樣的，一個德國海軍上將跟希特勒算過帳，德國的相對實力在1943年達到頂峰，以後就會走下坡路，為什麼呢？因為德國比其他國家提前20年重整軍隊，所以你的軍隊達到高峰的時候別人才剛剛起步，但是你再等20年別人就趕上了，儘管從目前絕對值講還是有進步，但是從相對值來講，你和其他鄰國的差距是不斷縮小的，桂枝加大軍費從90年代中期開始，當時其他周邊國家，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都在削減軍費，所以目前桂枝就處於相對實力的最高峰。但是現在其他國家正在開始趕上來，再過20年的時間那時候你就必須放棄了。所以這種情況就要看你有沒有底氣了，你現在放棄，你心裡很清楚機會再也沒有了，能賭的就是現在。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多人是經不住誘惑的。

輝格：嗯嗯嗯，那你對洪水的判斷理由主要是來自上面怎麼做的問題？

劉仲敬：洪水包含兩層含義，不一定非要打仗，慢性的社會崩潰也會導致洪水，這實際上是一個轉移的問題，打仗是把整個上層消掉，不打仗呢洪水可以從底下慢慢淹上來，把一些偏遠地區，農村小城市給淹掉，把那些地方遺棄掉，變得黑幫橫行的地方，力保大城市。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洪水氾濫。實際上兩種情況在可能性相差很近時，就要看當事人的決斷，等你下了決斷你能不能熬得下去，能不能面對以後，現在不打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了的那個前景，如果你面對不了很可能現在就打了。

冬川豆：內地財政黑洞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劉仲敬：實際上是基本上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

冬川豆：上面會不會用這個沿海這些發達地方的轉移支付的方式填補？

輝格：一直在填。

冬川豆：上海再窮窮不到80、90年代的水準，所以如果它們下決心就是要這樣填，那是不是這件事情還能一直拖下去。

劉仲敬：這個對上海非常不利，這就是為什麼要講解體論，解體論對內地是無所謂的，但是對上海來說差別很大了。你解體不解體，那就像是荷蘭獨立不獨立，荷蘭獨立不獨立那就差別挺大的，你要說是奧爾良獨立不獨立，那沒有關係，它反正在法蘭西內地很偏僻的地方，你獨立了也是那麼回事，不獨立也就那麼回事，但是荷蘭獨立了就是一個小英格蘭了，一個陸上的英格蘭，只是地理形勢不大有利，但它到底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富裕國家，不獨立那就是一個安特衛普的下場了，安特衛普被西班牙佔領後，它整個資本主義就滅亡了。就是因為它可以榨幹，榨幹以後用到義大利啦塞維利亞啦，肯定要這麼做的。

資本主義競爭就是爭這麼一點，你被多榨了一點，別人就多那麼一點點資金，這一點資金可以讓它在下一次技術革命搶先一步。然後第二次技術革命就搶先5步，第三次技術革命就能搶先50步，這樣你被越甩越遠，越來越趕不上。

冬川豆：權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輝格：Dang內的人誰都知道是忽悠，民族主義那些東西。

劉仲敬：他們知道釣魚島是忽悠的，但是他們不見得知道中華民族是忽悠的。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可能是19世紀的那種世界，可能是打了敗仗以後還是要重新回過去的，不太相信是一敗塗地回不去。

輝格：這一點好像黃章晉也是這麼認為的，蠢的程度是，呵呵呵呵

冬川豆：遠遠沒有他們的父輩聰明，都被父輩洗腦了。

輝格：我是覺得不至於蠢到那個程度。但是黃章晉好像認為，就這麼蠢！呵呵呵呵。

數卷殘編 (幫閑不幫忙) 2014-05-01 18:03:18

有機體依靠免費土豪生產秩序，流沙依靠高價龍騎兵生產秩序，龍騎兵之後就是洪水。前三十年位於一二步驟之間，後三十年位於二三步驟之間，本質都是過渡。吏治國家的擴張和秩序生產費用的上升是文明從衰老到死亡的精確度量衡，洪水在秩序開支增長速度超過汲取能力增長速度的時刻來臨。#為真命天子驅除# 

雲遠:

關於大洪水

由於我們都比較關心自身，所以談話的內容大多是圍繞大洪水來的。我不太記得阿姨具體回答的先後順序，就按照自己整理的脈絡來寫了。

為什麼是17年？

根據趨勢，17年應該是大洪水元年。原因如下：2016年的美國大選無論是誰上臺，都會對貴國進行進一步封鎖，貴國在國際上搭順風車的好日子將一去不返。北京政權會制定相（zuo）應（si）的政策，17年是政策落實開始出現結果的時間視窗，大洪水應該從這裡決口。

大洪水的成因

簡單說，紅龍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大洪水註定到來。

打個比方來說，綠教是病菌，有寄生體可以活得很有生命力，但沒了宿主自己也能活，就是活得憋屈點。但紅教是病毒。根據紅教的理論，如果紅教的目的真正實現了，那麼一定會殺死宿主，而宿主一旦死亡，病毒也會跟著死亡。於是紅教國家就處於一種無限精分的境地：一面要宣揚自己在意識形態上走自己的路，一面又要小心地不殺死宿主。所以，所有紅教國家都必然一路高歌“從一個偉大勝利到另一個偉大勝利”地走鋼絲，最後迎來大崩盤。

紅龍的這種意識形態，註定了紅龍就像是一群蝗蟲，在成熟的麥田中大吃大喝，麥田吃乾淨沒飛到新麥田上就會被餓死。

1945年的滿洲，1978年的人口紅利，就是紅龍面臨原有麥田吃完困境時新找到的麥田。而現在，貴國的人口紅利基本吃完，紅龍急需一塊新麥田，而最近最可能被貴國收入囊中的麥田就是港臺。

紅龍要想存活，那麼勢必要吞下港臺，用港臺的麥田養活自己，但時間不等人，2030年前不完成吞下港臺的動作，就永遠不可能有機會了。因為根據貴國的人口結構，2030年是老齡化問題徹底爆發的時代，人口紅利完全變成人口負債。所以說，當今萬歲對外作死的手腕看似愚蠢（其實也是真愚蠢），但這其實都是被鎖定的路徑。

大洪水的慘狀及保命學

阿姨輕描淡寫地說，貴國每次朝代更迭帝都人口都會被清空，只有滿清例外，很多傻逼豚還來質疑，我只能說他們閱讀能力太捉急。阿姨說的是一個很簡單而確鑿的事實。帝國的運作方式是徵調各地的資源供養帝都，帝都基本沒有任何自給能力。帝國秩序崩壞，帝都馬上會陷入巨大的物資缺乏狀態，第一個冬天就會有一大半人凍餓而死。阿西莫夫筆下的川陀陷落就是這個景象。然後出現劫掠者，最後才是農民起義軍屠城。總之，朝代更迭之後，新朝得到的一定是一個空無一人的前朝舊都。事實上若是沒有清兵入關，北京人很快會被闖王屠殺殆盡。

大洪水期間，貴國會變成遍地哀鴻的食人樂園，可參考任何朝代更迭的記載，“某某末年，盜匪橫行，民不聊生，易子而食”，大抵如此。阿姨說，我們可以去關注俄羅斯未來兩三年的新聞，慘狀乘以十倍就是貴國的大洪水景象。

人們能否熬過大洪水，一看地理稟賦，二看民間組織能力。

地理稟賦很好說，土地越富饒，越能養活更多的人，抵禦能力就越強。從這個意義上講，滿洲（滿洲有極大的可能被解體後的西伯利亞遠東共和國侵略）、天府之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比內陸地區要好。

組織能力簡單講就是費拉化程度的反面。

傳統（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的多樣性是抵抗大洪水的良藥。不同的組織形態，其效率是不同的。有的組織形態適合在惡劣的環境生存，但換一個相對富饒的環境就好顯得效率低下；有的組織形態沒法在惡劣條件下生存，但在富饒地區能發揮很大的優勢。

但在經過真正的考驗之前，沒人知道哪種傳統更優，而傳統一旦被破壞就是永久消失了，就算是“重拾傳統”，那也是照著原來的樣子重新建立的傳統。換句話說，有很多民間傳統看起來非常粗鄙，但因為是自發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它往往具備很強生命力，在危急時刻，這些粗鄙的傳統可能會挽救很多生命。

農業帝國的擴張實際上就是帝國用自己的傳統消滅排擠其他傳統的過程。而農業帝國的傳統就是費拉化。但帝國控制力有限，對疆域內不同地區的控制力也是不同的。簡單講，越靠近帝國中心地區，民眾費拉化越嚴重，越是天高皇帝遠的地區，越容易保存自己的傳統。

阿姨舉了個例子來讓我們理解傳統多樣性的重要：帝國治下的社會形態相當於高度同質性的麥田，雖然高產，但一旦來點外來物種入侵，那很容易就一個都不剩了。而恪守自己傳統的多國體系地區就像是熱帶雨林，各種生態位都蓬勃生長，你很難有一種生物能消滅掉所有其他生物一家獨大。

總體上講，大洪水來臨，離帝國中心越近越危險，那些民風淳樸而剽悍的帝國邊陲地區，存活可能性更高。另外，你和你身處的人群的德行也很重要，如果你發現自己生活的地方到處都是雞賊費拉豚的索多瑪，就算是流著牛奶和蜜的富饒土地也會被大洪水一併沖走。

後大洪水時代的出路

阿姨這次沒說太多。根據我之前刷阿姨學的東西，可以斷定的是，貴國最好的結果就是變成多國體系，然後分別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對於勵志成為種子的人來說，最好的出路是成立流亡政府，組成一個穩定的小團體，等洪水退去再回來重建這一切。

關於種子和土壤：

正常情況一點一點擴大勢力是非常艱難而漫長的，但在風雲變幻的劇變之下，機會視窗會打開，趕上機會視窗時就會迅速複製自身流傳下去。

種子和土壤的分野其實很簡單，活下去的作為種子，死了的化為土壤。成為種子是幸運的，但種子在同類種子構成的土壤中最有生命力。

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前，沒有人能分辨誰是種子誰是土壤。洪水當頭，正確的做法就是先撒出去再說。

窩老滴總結：美國紅脖是種子，戰爭紀念碑上的一個個名字就是土壤。種子作為精神延續的實體，不會忘了紀念那些給予了自己生命力的土壤，文明如此生生不息。

如果不幸沒能作為種子保存下去，能夠選擇自己同源的種子也是一種幸運。從這個意義上說，鼓起勇氣做正確的事，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得到相應的獎賞。

如果窩老所料不差：洪水之後，只有羅馬秩序與基督教能收拾殘局；華文明就像托勒密以後的古埃及一樣滅亡鳥。蠻族征服（秩序輸入）證明自身費拉化-秩序生產力衰退。費拉感染征服者，稱同化能力，只是最終滅亡的緩刑和中間步驟。無限同化乃費拉精英自慰。#BelshazzarDaniel5:2# 

問：您說的2030前的大洪水到底是什麼？ 

劉仲敬：達爾問世界復活，白蓮教朱元璋滴世界 

問：那他匪會起什麼作用？ 

劉仲敬：滅亡 

問：先死再達爾文？ 

劉仲敬：汲取完再死 

23:35問：汲取什麼？ 

劉仲敬：組織度 

問：舉個例子or打個比方？ 

劉仲敬：老弱病殘滴鄉村 

問：難道不經歷war他匪也會自取滅亡？ 

劉仲敬：當然會。白蓮教是潰敗社會的自然產品。 

問：您指的白蓮教有沒有具體所指？現在有沒有出現？ 

劉仲敬：全能神教 

問：它現在作用如此之大？ 

劉仲敬：鄉村早就是黑幫邪教的地方 

問：現在幾乎全民手無寸鐵，坐交通工具刀都不能帶，他們能戰紅龍？ 

劉仲敬：員警只會保護大城市 

問：您的意思是說他們有刀甚至有槍？ 

劉仲敬：黑幫從來不缺武器，所謂全民就是兩腳羊。

@FRANK：我這樣問他老：如果將洪水後的上海比作海外的城市會是哪座？他老回答，北京到大馬士革，上海比北京晚，在北京大馬士革時，上海因為地理位置必定被西方救贖。吳越最好的模式：東南互保，新加坡模式或國際共管，江淮緩衝區，瑞士聯邦制，本地勢力防止流民。 

2015.05.25 

問：您認為大一統不復存在的後洪水時代，北京的地位會是怎樣？ 

劉仲敬：會落到大同張家口的層次 

分享《廣州火車站黑人造反示威！居然......》 

http://www.vccoo.com/v/eadef9 

劉仲敬：蠻族輸入秩序，很有必要。未來廣州可能是洪水區最安全的角落之一，我老似乎應該提前為東非雇傭兵打打廣告。。 

問：阿姨，大洪水時代我們將如何順勢獲利，我是香港人，理論上處於安全地帶，對未來人生比較迷茫，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事情，既然知道了未來會發生什麼就要抓住機會？

劉仲敬：電子雲概率對個體的可利用性不如局部生態環境。人格和基因決定了個人的風險適應度，能否準確鑒定自身和各種局部生態環境才是關鍵。科舉型人格絕對必須逃避亂世，在英語殖民地做高級文員是他最好的選擇。策士型人格應該認為未來是他最好的機會，健全成熟的民主國家對他猶如瑞士對列寧一樣絕望，當然隨時都要有死於非命的覺悟。小市民人格應該明白，他在本地不可能鬥得過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移民也鬥不過科舉型人格，尋找老牌和可靠的土豪品牌才是他最佳的選擇。首先要有自知之明，然後才能考慮環境。沒有神馬環境是絕對好或絕對壞，關鍵在於自己是神馬品種。

問：謝謝阿姨解答我的問題，還想就大洪水時代的香港前途一問，是會出現像香港日治時期那樣軍管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趁機奪權，香港被獨夫統治。還是說港獨勢力會抬頭，建立一個類似新加坡那樣的城邦國家，威權政治呢？

劉仲敬：這要看本地精英自己的能力和德性。凝結核或天然領袖必須事先存在，在實際活動中樹立威望和信用，關鍵時刻才能發揮作用。自身組織資源豐富，就能駕馭外人。否則就會造成低氣壓區，引入干涉者。

三馬兄：求問阿姨：您如何看待廣州黑人群體？他們對大洪水時期的廣州政治生態將會有何種影響？

劉仲敬：黑人甚至黑人火槍手在廣州出現，上一次是明末的事情。如果本地共同體足夠強大，就能象英國人對待錫克人一樣獲益。如果無法駕馭，那就證明共同體已經衰弱或僵化。

學愚：阿姨，我是一個您的新粉絲，對您的大洪水理論很感興趣，您好幾次說到了2017大洪水，但是現在經濟互相依存度很高、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小、人們對和平生活的依賴度越來越高的當下，真的還會出現這種殘酷的過程嗎？我覺得很難以想像啊！

劉仲敬：依賴性大，所以危險性大。局部的擾動容易擴散，十九世紀的地方性戰爭才會升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從長遠看，複雜多樣的小生態環境才是安全的保障。不過這種保障要以頻繁多發的局部滅絕和替代為代價，或者反過來說就是避免連續性小風險的機制實際上增加了間斷性大風險。

Edwin的貓：求問阿姨：大學剛畢業，家裡托關係找了個魔都事業單位的工作，也不累也不清閒，很穩定，對劉仲敬說的大洪水將信將疑。現青梅竹馬男友要去米國讀研，該不該跟去？我們兩家條件均好，至少在魔都可以過不錯的生活。

劉仲敬：局部的小生態環境，不能根據大環境判斷，取決於非常細節的因素，甚至私人睡眠習慣這樣的因素都會比載入歷史的事件影響更大。所以這樣的推理價值還不如星座和血型。

小牛鬼：阿姨談到大洪水的時候，似乎只有跑路一條途徑，但是我想跑路畢竟成本較高，多參加一些NGO、公益活動，這也是一些組織資源，會不會有些益處？

劉仲敬：個人的力量取決於他掌握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發育取決於所在的小生態環境。這是割草機和樵夫的問題。

lovep步截尾：劉仲敬先生能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大洪水指的是伊斯蘭勢力在中原的擴張及其引發的民族宗教仇殺，如同同治回亂對嗎？那麼，我有一法可解此難，即在中原漢人中推廣基督教，以基制伊。只有一神教可以抗衡一神教，解決漢人無組織無信仰的難題。而且基督教在中原已有基礎，紅黨一垮不難填補真空。此法如何？

劉仲敬：我根本不信這種牽涉廣泛的長時段運動能夠以人為的方式修改，這比修改天氣更困難。或者說可以造成一定的擾動，但根本保證不了擾動會指向預定的方向。防弊之弊一再證明比弊端更危險，機關算盡的小聰明一般下場最糟。從長時段看，最能用一般性規則壓制小聰明的群體反而享有競爭優勢。

問：對大洪水問題，大家普遍心存驚悸。有沒有可能避免？盼望能夠深入說明。

阿姨: 近代以來，土豪的地位從民國到國府到共產國際每況愈下。豫人在趙督時代土豪尚多，流寇甚少。馮玉祥以後，流寇遍地。因為馮的資金來自蘇聯，不再依賴土豪，也就自然更加涸澤而漁。共產黨自然比國民黨更涸澤而漁。張國燾回憶錄說，他不怕國軍，只怕鄂豫邊界一位自居曾國藩的土豪，此人比紅軍更會打遊擊戰，但他預計蔣介石容不得此人成長為曾國藩，後來蔣介石果然殺了這個土豪，為紅軍消除了障礙，一如趙葵時代。不過蔣介石究竟還是過渡人物，不能事事做絕，所以還能容忍別廷芳。最後徹底消滅土豪，仍然要等待TG。TG能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因為共產國際的組織和經費都是外來的，對本地社會的依賴性最小。共產主義的入侵，也就意味著遠東文明的最後滅亡，猶如伊斯蘭教來到埃及。

歐洲不是孤立區域，是以利凡特為中心的核心文明區的新邊疆，直接繼承了希臘和希伯萊傳統，時間比其他所有文明長兩倍到幾十倍，形成文明以來的人口多於其他所有文明和非文明人口的總和，產生了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宗教、哲學和技術。遠東區的邊緣程度高於印度，低於美洲和南部非洲。迄今為止的歷史上，文明產生和傳播的順序大致吻合上述中心——邊緣秩序。如果文明因數的多樣性模型大致符合生態因數的多樣性模型，那麼中心區的品系複雜性就會高於邊緣區。專制是最簡單的組織形式，符合最低層次的理解能力。如果文明形成前的組織資源積累不足，或是文明期間對積累和新生的組織資源消耗過度，專制主義就是防止劣質文明自發產生二度野蠻化的最後保障。文明前積累不足，非常符合殷商、阿茲特克人和剛果諸王國的情況。文明過度消耗組織資源，非常符合埃及、秦政、印加人的情況。後者的問題不是分裂，而是不能分裂。因為分裂意味著存在自我保存的組織資源，例如東南互保；或是存在外來的組織資源輸入，例如鮮卑部落或滿洲部落。不能分裂，意味著人口滅絕和替代。鮮卑人還願意冒充漢魏，滿洲人已經不願意冒充宋明。今後大概是針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反向冒充，沒有歸屬和保護的散沙人口以各種方式消失。在此期間，有沒有能力產生土豪大概就是倖存機會的指標。

大洪水是秦政和總體戰過度消耗組織資源的結果，具有能量守恆的可靠性。在沒有白起和秦始皇的情況下，不可能產生大洪水。在已經產生的情況下，不可能避免。春秋君主和歐洲君主即使退位也是體面的，這是魏征所謂積德的結果。朱元璋和李自成的家系註定會發出但願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的慘叫，發生在哪一個時間點只是非常次要的技術問題。他們的存在就是預支德性的結果，出來混早晚要還。無辜者的血要為無辜者的血還債，教育凡人的機智玩弄不了神明的智慧。大清的結局好過大明，主要依靠帝國主義的恩典。僭主雖然不能分享正統君主的體面，至少分享了俘虜的待遇。順民雖然無權分享公民戰士的體面，至少分享了降虜的偷生。依照他們自己的德性，他們只配得到動物資源和礦產資源的待遇，而且比牛羊肉更便宜。歷史上沒有共產主義或東方專制主義能夠善終的先例，延長壽命的技術手段通常需要進一步透支社會組織資源，增加了最後崩潰的酷烈，實際上跟共產主義和專制主義一樣屬於吞吃嬰兒的技術。避免這種下場的僅有機會，在於外來的秩序輸入。

人類不可能完全避免武力。多國體系不斷爆發小規模戰爭，同時人民習慣於戰爭。孔子時代的君子從小射箭和駕車，同時戰爭在宋襄公式倫理約束下不太殘暴。當時的人像游泳高手，不太害怕小河，經常游泳而且經常淹死，但不大可能大規模滅絕。大一統順民在朝廷管制下不再習慣武力，經過幾十年和平以後領教幾百年大亂。一方面順民連小型武力的經驗都沒有，另一方改朝換代的滅絕性戰爭不再有宋襄公倫理約束。他們像不會水的旱鴨子突然落水，大規模滅絕是自然而然。歐洲和希臘的優越性或文明人道，其實就是宋襄公時代的體現。當然春秋時代總會有人鼓吹大一統的徹底和永久和平，連春秋的紳士戰爭都能夠消除，但結果很可能不是康得而是秦始皇。即使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也少不了北約和美國的羅馬式權力。就人性這根曲木而言，康得主義恐怕是一種甜蜜的陷阱。我不敢忘記，更好是好的最大敵人。如果能夠得到宋襄公，我已經喜出望外了。我非常懷疑反對宋襄公的人，不是天真就是陰險。如果事實證明他們是白起和史達林派來的匪諜，我不會驚訝。

執經生：阿姨，您說我們現在在深圳，到時候可以走什麼路徑逃到香港。

阿姨：哈哈，那誰知道，那你還不如請個專業的移民公司。

（眾人笑）

執經生：那跑的時機呢？在大洪水開始時馬上跑？

阿姨：在開始以前跑更好。

執經生：現在就是覺得，在這邊還有學業、家人，不容易跑出去。

LW：自己跑容易跑，但家人不好跑，都在這紮根了。

冬：你們挺好啊，根留在深圳，我們是跑到這裡來。還是這樣說：我們的天花板低於你們的地板。我們得先跑到深圳來，你們是已經在深圳有很多基礎了。

執經生：是這樣的，不過還是差那麼一步。主要是父母都……

LW：你跟他們說，他們也覺得你瘋了。

（阿姨笑）

執經生：唉，對。我媽就說，你說什麼（大洪水），現在形勢不是挺好的嘛。

LW：這邊的形勢看上去是挺好的。因為我沒有去過北方，我一直在珠三角呆著。我在這邊一直（對大洪水）就感覺不深。

冬：對對對。我在這邊就感覺生機勃勃。在我們那兒（北方），很多不是理論上的推演，而是你切身就能感覺到，就在崩潰邊緣。

阿姨：我想其實真正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割斷，就是要搞東南互保。關鍵在於這一點。要出現一個像袁世凱那樣的強藩大吏，對廣東實行地區化，設立一道防火牆。

執經生：嗯……那您說深圳在廣東以內該怎麼定位？

阿姨：這個問題就麻煩了。關鍵在於，深圳到底處在什麼地位？恐怕到現在都還不明確。它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它是一個帝國城市，它有特許權，它依靠北京來對抗周圍其它地方。

執經生：不好切割。

阿姨：對。

執經生：我在想的是，深圳像六十年代的香港，它還沒有形成一種粵語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面，而是各種人都有。但是它經過了一代人之後，它開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東西。但深圳可能還沒有條件（完全）形成（這些東西），就先完蛋了。它自己有沒有可能自發演變出一種秩序呢？

阿姨：這需要時間。

LW：像我們這一代，再過個十年、二十年。

執經生：對，如果能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LW：像我們這一代人開始掌權。

執經生：對，以深圳為家鄉。但萬一帝國的特許權沒有以後，就很難辦了。

阿姨：上次我來深圳的時候，有很多人都在期待，希望習的下一步像鄧小平那樣先來深圳看一趟，象徵性地表示他延續改革開放的決心，但他沒這麼做。沒這麼做，那就是很不好的徵兆了。

執經生：那他下一步可能要（幹什麼）？

阿姨：下一步，他會有巨大的財政壓力。很難說他不會找他認為最能榨得出錢的（地方）。而北方那些散沙最厲害的地方早已經被過度榨取，殺了他們也不會有什麼用。

冬：我們那兒，就是殺了也沒多少錢。

執經生：那下一步的奶牛是哪裡……

阿姨：肯定就是東南沿海這一帶。

執經生：那大難就要臨頭了。

阿姨：嗯。

冬：大難臨頭你們才能互保。

執經生：嗯。我就覺得，因為我們這一代才長到二十多歲，很難給深圳一個自己決定自己未來的（機會），然後它就崩潰了，這個很可怕。

阿姨：關鍵是還沒有來得及產生一批有足夠遠見的自我保護精英。主要是（看）有沒有精英、有沒有准貴族階層，因為老百姓總是事後才明白，事後明白怎麼辦就太晚了。工人，哪怕是工會也要有工人貴族。如果一個地區沒有自己的地主階級，那他就總是處處吃虧，別人要算計你是很容易的。等老百姓明白過來、能夠做出反應的時候，時機都已經過去了。

執經生：那就是說，（這批精英）還是不能在這幾年內形成的，在大洪水來之前（形成）。

阿姨：這個很難說，地方政治我不瞭解，（不清楚）到底有沒有能夠相當於袁世凱或者張之洞那種人。現在時間發展這麼快，我想一七年以前一定會有大動作。現在這種不上不下的局面，所有人都會感到非常不滿意的。

執經生：他這個大動作可能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

阿姨：當然是國內的，因為人事人一定得理清才行。人事上不理清，鬥爭就不算真正結束。清洗還會繼續下去，已經不能中途停止。如果現在中途停止，那就是失敗了，下一步馬上就有反咬一口（的危險）。

冬：那也就是說，根據阿姨的推斷，他現在即使想打土豪，重心還是盯在人事上。等他完成了人事之後，他馬上就開始打土豪了。

YL：對。

冬：他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下，打土豪的步驟都不慢。可見他一旦騰出手來，那會非常恐怖的。

執經生：那他打完土豪之後，主要的動作就是作死麼？

阿姨：嗯，恐怕主要就是這個。除此之外，應該沒有別的專案需要如此大的動作。

執經生：就是清洗完就打土豪。

阿姨：而且清洗完成之後，互為因果地，他如果不做出點大事的話就師出無名，他自己也沒法收場。

執經生：就像MZD提跟蘇修不一樣的路線一樣。但是他真的會完全脫離了理性地，真的跟日本幹一仗麼？

阿姨：不一定會跟日本幹。比如說“一帶一路”是一個暗示，他至少要擺出一個亞洲共主，或者是一個小朝廷的架子出來。可能還會收買，比如說英國不是加入了他的投行嘛。他會收買幾個其它的國家或者說“朋友”。這件事情就像西哈努克親王訪問MZD。對西哈努克來說，是收你的錢，做做你的面子。但這個面子對你來說，好聽點地說是非常需要的。這證明你沒有做錯，我國的國際地位極大提高，軍隊就能夠壓得住了。

LW：他現在就在走民族主義的路線。

阿姨：他的目標很明顯，照他的邏輯來看是非常理性的。改革開放不能沒有目的吧。既然“不爭論”是為了積累，積累出來總得有點用處。積累出來什麼用處也沒有，那有什麼用，那不是等於白乾了嗎？我必須證明我們是一貫正確的，我們最終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要是改革開放改了這麼久，還是崛起不起來，那不是證明我們自己沒理嗎？要證明（我們有理），我們就要做出一點動作來，然後可以自圓其說。

YL：回歸以前的秩序。

執經生：他是想恢復明清的朝貢秩序。

阿姨：從統戰角度就可以看得出來，他的統戰格局是這樣子：重點拉新儒家、拉傳統主義，想把孔門這一套疊加起來。他不來深圳，但去拜孔廟。以前的領導人好像沒有去拜孔廟的。

Kohaku問題（阿姨、碩帝）：滿洲地區在未來的大洪水期間可能會遭遇什麼樣的危機，匪的殘餘勢力有沒有可能退守滿洲？

阿姨：參考俄羅斯的類似情況，乘以十。窩匪還有能力汲取就會繼續汲取，沒有能力就會慘死，前一種情況哪兒都不想去，後一種情況哪兒都去不了。

問：如果現在的秩序崩潰了的話，會不會出現更加壞的社會？

阿姨：那是很有可能的。有很多地方很可能會出現伊斯蘭國或者是其他什麼亂七八糟的黑幫組織。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至少現在這個時代還是很不錯的，就好像大家後來懷念蔣介石一樣。蔣介石在的時候沒幾個人懷念他，但是自從tg來了以後，大家就覺得蔣是好人了。解體是一定會有的。中國內地有很多地方，本來離地獄就只有一張紙的距離，一張紙撕破了以後就只有直接赤裸裸地打起來了。黑幫統治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個成本問題。直截了當的殺人是一個成本非常低而且非常能解決問題的方式。你不要說這種方法是很野蠻、不解決問題，恰好相反，它最解決問題了。有很多事情之所以解決不了，就是因為你不肯突破底線。只要你肯突破底線，那麼資產階級認為是問題的，在無產階級看來那全都不是問題。你只要直接去先做了再說，把沒有用的人口統統殺光，所有的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法：我們不管怎麼樣講人權，都達不到西方認可的標準，也就是說人家還是要罵你的。大罵和小罵有什麼分別呢，反正你們都是要罵的，那我還不如做絕了再說呢。而且同時你也不大可能打我，這就很重要了：既然我橫豎都不會挨打，我做絕一點也無所謂；既然我橫豎都會挨駡，我做得好一點也沒有用。如果說有誰在乎的話，那就是沿海地帶和比較上層那些資本家之類的人，包括紅色資本家那些人，他們還希望通過跟西方的聯繫繼續發財，所以比較在乎這些。如果是內地那些官員的話，他們寧可把這些萬惡的買辦分子統統殺掉，然後關起門來，自己搞伊斯蘭國，那樣要省事多了。外界肯定會罵的，但是誰會願意到伊斯蘭國的核心地區去出錢來統治呢，那肯定是賠錢虧本的事情。再說你也不大可能像伊斯蘭國那樣全線輸出恐怖主義，你只在本土的轄區內部，殺延安紅色根據地內部的老百姓，別人一點都不覺得你有什麼可怕的地方。伊斯蘭國要是不向外滲透的話，那他將來在三代以後加入聯合國也是很有希望的~

問：您認為外匯管制和出入境管制最早或最遲是在什麼時候？江蘇淮安在大洪水中情況如何？

阿姨：不是最早和最遲，而是一個漸次加強的過程。不斷加強監管，最後門檻就會高到一般人根本動不了。這個東西不是非黑即白的。因為它有很多中間狀態，是一步一步，向黑色地帶推進。我想，加強管制應該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了。你現在就應該已經看到了。一般來說給留學生的匯款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只是手續變得更複雜，檢查變得更多。但是我很懷疑內地的那種小地方能不能夠支持到2020年，這應該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實際上能不能支持到明年我都沒有把握。如果是靠近上海的地方，那還不是這個樣子的；如果是靠近喀什附近的縣城，那早十年就是這個樣子了。淮安是屬於什麼情況呢？肯定是在兩者之間，但是具體在哪一個層級上，我沒法給你準確的判斷，我從來沒去過那個地方。

問：您對未來有何規劃？

阿姨：定規劃沒有多少用處，現在情況已經混亂到一切都是亂流的地步。你只能像賭徒一樣下注。格局和路徑是對整體來說的，對於個體來說，你所依賴的那個小生態環境不一定跟格局整體的發展方向一樣。你必須依靠你的賭性和直覺。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說，正常的情況下比較保險的、循規蹈矩的策略，在這時候反而是最吃虧的，因為你肯定會變成掠食物件了。出國是唯一的例外，因為你出國以後就不再待在這兒了。桂枝將來肯定也是冒險家的樂園，是下猛注的地方。下猛注，也許會贏，也許會輸。但是你不下注的話，實際上你就會變成各方掠奪的物件。比如，你要是在四十年代，想做一個良民，要想靠勤儉節約來發財的話，那你肯定是各方掠奪的對象了。但是如果你當上盜匪，然後像座山雕一樣在各個地方都有計劃，你也許會變成開國元勳，也許會被人做掉，但是無論如何，你的下場都比那些安分良民要好。至少你沒有吃虧。這種事情以前的人做了很多的範例。

這實際上是一種策略，座山雕這種策略在文人當中也是有的。其實陳寅恪搞的就是這種策略。最後他雖然被打倒，但是他顯然比其他人要佔便宜，那些其他人都已經向党交心了，自以為已經變成黨的人了，結果在做了無數思想工作，上了無數學習班以後，還是一樣被打倒。而他什麼也沒有交代，也沒有向黨交過心，也沒有上過任何學習班，也是一樣被打倒，這樣他就佔便宜了。在史達林的集中營裡面，最好過的就是那些從沙皇時代留下來的、不可救藥的保皇黨和虔誠的東正教徒，因為共產黨覺得你們這種人本來就是頑固到不可理喻程度的迷信分子，沒有辦法改造了。但是如果你是共產黨人，堅持說我是忠於列寧的，是你們辦了冤假錯案，那你肯定就會被打死了。

問：如果發生震盪，之後會怎樣？會有誰來接管？

阿姨：無論怎樣，只要發生變化的話，桂枝就完蛋了，就四分五裂了，這是不可逆的。沒有任何人能夠接管。它要麼能夠維持得住，一旦維持不住了就滿盤全崩了。這時候就看你的地理位置了，如果你處在黎元洪或者是陳炯明的統治範圍內，那就比較好。如果你處在內地的話，那就多半是伊斯蘭國之類的東西。中間道路是不存在的。沒有什麼人會接管，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所有體面的、有底線的人都不敢接管，因為接下來的事情他負不起責任，肯接管的人一定是無賴。實際上多少能夠保全體面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東南沿海地區接下來。你想把整個桂枝接下來的話，那你就非得使用無賴手段不可了，而且還一定要比你的前人更無賴。

問：您對已經跑路的人有何建議？

阿姨：這個我還不如當事人本人。這個要看你熟悉當地社會的程度了。你既然已經得到了人身安全，走了最重要的一步，已經走出牆外了，那就絕對不要回去，除非等tg倒臺之後。之後會有動盪，但是動盪不見得是壞事，你可以設想在動盪的過程中間，至少沿海一帶會落在比較開明的軍閥或者是其他人手裡面，這樣你就會有很多黎元洪、段祺瑞這樣的人可以投資了。一個類似北洋軍閥的環境，實際上是對某些人最有利的環境，比純粹的穩定的民主國家還要有利。

問：解體後是否能形成直接加入威爾遜世界的小國？

阿姨：只有夯炕獨立以後才具備立刻加入的條件，其他地方都需要經過長期的過程。上海也不會比烏克蘭好，桂枝還沒有任何一個地區能夠趕得上烏克蘭。

問：第一，現在中國的處境是不是和二戰前的日本有些相似？第二，在大洪水來臨之際，如何在散沙社會中自保？

劉仲敬：這個形勢還是相差甚遠的。當時日本所處的還是一個列強橫行的時代，它處於國際社會演變的早期，比較接近於春秋時代。如果說日本在當時的情況下採取冒險行動，其實它是有一定合理依據的，因為當時的世界有很多比較勢均力敵的強者，可以說，後進者通過投機行為出頭露面的機會比較大。現在的這個世界已經是一個晚期的世界了，已經比較接近于戰國時期或者是羅馬時期，可以說，投機的餘地已經大大縮減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它相對於當時的國際主流，另類的程度是很小的，儘管它不斷地抱怨因為自己是有色人種而受到歧視，但是它那種不管說是立憲君主制還是絕對君主制的體系，在歐洲都是可以找到匹敵的。它那種以武士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也比較接近於歐洲近代以前的封建組織，它跟歐洲的相容性是遠遠超過任何時期的中國的，比大清更接近於歐洲，更比拱殘主義的中國更接近於歐洲。所以它的相容性要大得多，它的挑戰依據也要大得多。現在的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比當時的日本要孤立得多、軟弱得多，它自身的社會能夠提供的資助要少得多。而世界體系已經演化到，可以說是只剩下一棵大樹的地步了，已經很難有合縱連橫的餘地了。所以從各方面來講，它的處境都只會是更糟而不是更好。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是採取冒險行動的話，十之八九會落到比日本人要慘得多的那種下場。

至於在社會動亂的情況下你怎麼樣自保的問題，這就取決於你自己所在的共同體的強弱了。而共同體的強弱主要不是取決於你自身的能力，而是取決於你依附的傳統。而傳統這個東西都是依靠千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秩序積累搞出來的。可以說，得到這些傳統的人都能夠有了大樹可以依傍，能夠繼承先輩的遺產，比沒有這些傳統的人要強得多。所以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是選擇一個傳統最強的大樹抱在上面。

問：現在中國的經濟雖然很糟，但也沒到經濟崩潰過不下去的程度，為什麼會在2017迎來大洪水呢？這會不會太早了？

劉仲敬：2017這個節點不是經濟節點，而是外交節點。2020年以前我們和東亞其他國家的實力對比最大，如果要建立像過去一樣的朝貢體系，一定要在這之前完成。過了這個節點，則永遠不可能有這個機會了。好比我們現在有1000塊錢，東南亞只有500塊錢，我們差距有500。2017年以後，可能我們有1500，東南亞就有1200了，這個時候我們總量還是比他們多，但是差距只有300了。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如果我們就想過自己的日子，不管別人過得怎麼樣，那就沒有問題，還是會越過越好。但問題是如果（領導層）心術不正，那就得承擔相應後果。

[02:35:48]提問人K：您覺得大洪水中哪裡會比較安全？

[02:36:16]劉仲敬：你可以按照組織的緊密程度來判斷。力量不是取決於人口和財富，而是取決於你的組織資源。

阿姨論洪水後的重建 

阿姨23:29：賓和楊百翰似乎都有自傳，最困難的地方是事先的籌款和政治，出發以後反倒松了一口氣。荒野和拓荒看上去最難，其實是最不難的部分。骰子落地以後，所有人的角色都穩定了。 

問23:29：阿姨您指的政治，不知道具體有哪些方面 

阿姨23:32：具體就沒有用了，因為每一次具體都不一樣，但是人性如此，必有共同弱點暴露，動嘴時代形成的期望，一大半都會破滅。 

問23:33：人本來就是又蠢又傻 

阿姨23:35：知道人壞，不難。知道人壞，仍然能夠愛壞人用壞人，才難。看清楚不難，能在無限的失敗中堅持做正確的事情，僅僅為了正確本身，才難。士大夫性格的聰明人，一般過不了這道門檻。 

問23:37：想來想去還是基督教最對症下藥。我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很可能過不了這一關 

阿姨23:38：能夠理解和尊重《天路歷程》這種土土的書，大概就行了。 

[01:52:40]提問人D：第一，在大洪水時代，西方有什麼理由會派兵保護東南沿海呢？第二，如何說服自己的親友離開。

[01:53:19]劉仲敬：這個完全看你自己呀。你要有能力引起注意，然後別人才會覺得值得保護你。所謂能夠引起注意，那就是說你必須有很明確的方向和很強大的院外活動集團才行。如果僅僅是有經濟利益那是不夠的，因為在現代條件下，物資和資本的轉移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是沒有政治上特殊關注的話，那麼避險的最簡單方式就是，迅速的把資產轉移走，把僑民撤走，然後就什麼也不管了。他如果要管的話，那肯定是事先已經有過長時期而且足夠強大的院外活動集團經營。這些史前史，像以色列建國以前那些猶太協會的歷史，或者像克羅埃西亞的烏斯塔沙那些流亡團體的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史前史的種子存在，後面的東西是根本不會發生的。可以說這種東西，事先就決定了某個假想的團體能不能存在。你想，立窩尼亞或者庫爾蘭公國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肯定比愛沙尼亞要長得多了，它們為什麼消失了，為什麼在它們的土地上存在愛沙尼亞？在中世紀的時候，摩拉維亞和波西米亞基本上是勢均力敵的吧，恐怕任何人也沒法看出：為什麼波西米亞會裝逼，把自己裝逼成捷克以後就變成民族了；而摩拉維亞就降成一個地區了。其實關鍵就在於這些因素。你能不能夠事先搶佔生態位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當然，跟搶佔生態位比起來，忽悠一批小白，應該是一個技術難度很低的事情。如果你連小白都忽悠不了的話，我很難想像你能夠忽悠的了帝國主義。

[02:01:05]提問人G：許多人不想跑路，也無法說服他們，他們應該如何在大洪水中生存下來？

[02:01:16]劉仲敬：可以組織黑社會吧。如果沒有辦法說服，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忽悠這件事情是政治家必須從事的基本功，你就把它當成是一種練習好了，就像蘇格拉底用他的老婆來練習哲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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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體系，就是大洪水。石敬糖的繼承人如果想要冒充成吉思汗，結果就是宋徽宗。宋朝繼承了兒皇帝的格局，是殘唐五代東北亞和內亞國際體系演化的長期結果。大宋新舊黨爭三教之爭，都只是這個基本格局內部的小角落。看不起格局，不知道自己是誰，指望發明意識形態神話，就是靖康和端平的根本原因，因為上帝的懲罰落在三四代子孫頭上，出身比努力重要得多，一代人的投票在自古以來無數世代積累的路徑積分當中輕若鴻毛。

問：大洪水呢？

劉仲敬：所謂的洪水就是指秩序的崩潰。秩序的崩潰是由於文明本身秩序產生機制的破壞所造成的。這種機制是一種內耗的機制，它不能容許自發的小共同體成長發育、積累資源，而是不斷地破壞它，把已經積累起來的資源打散。然後這個社會也許通過它不斷的汲取，在表面上有一個巨大的上層建築和貌似強大的國家組織，但它的基層一定是極度鬆懈和潰散的。這樣的社會很容易在僵硬的上層遭到動搖以前，在基層就遭到巨大的滲透和破壞。而明顯的特徵就是，在它遭到這種滲透的時候，基本上不會激起重大的排異反應。這就是基層組織趨向於崩潰的一個症狀。只要秩序內出現真空，那麼它肯定會有填補真空的力量產生，如果內部的力量不足以填補真空，那麼周邊和外來的力量一定會引入。如果你用殖民主義或者其他抽象的話語，實際上是拒絕了最優秀、最能保護你的一種秩序來填補真空，十之八九你就會得到其他的、比殖民主義糟糕得多的秩序來填補。所謂更好是好的敵人就是這個意思。凡是在人類社會中能夠建立的秩序，都是要消耗成本、消耗資源的，而且肯定要讓一部分人、甚至全部人付出一定代價的。但是這不是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拱殘主義說，所有的秩序都是惡秩序，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是邪惡，顯然不是這樣。你通過健全常識就可以看出，周代的統治秩序就是要比殷商的統治秩序仁慈一些，至少他不用大規模的殺人來祭神。
